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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康巴地区地理环境独特，森林覆盖面广,是我国几大主要林区之一。人民多以木建屋，

房屋架构因势利行，独特的建筑方法和建筑特色由此衍生。而处于康北中心的炉霍民居不

仅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，同时也是构成当地藏族文化的重要部分。本文聚焦四川

甘孜州炉霍县和道孚县一带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格——“崩科”式建筑，从炉霍地理位置等

自然环境影响的视角，探析“崩科”式建筑的产生、发展及其历史地位，挖掘康巴人民以

建筑为途径融入自然所带来的启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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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炉霍的地理位置 

    炉霍县，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中北部，处于康北中心。甘孜州是四川盆地西缘山地向

青藏高原过渡的地带。气候主要属青藏高原气候，随高差呈明显的垂直分布。由于地势强

烈抬升，地形复杂且深处内陆，所以气候复杂多样，地域差异显著。基于此，当地居民在

设计居住的房屋时也需要更多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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炉霍，原名“章谷”，藏语意为“岩石之上”，也有说法“岩石部落之主”，昔称霍

尔章谷。据百度百科“炉霍县”词条介绍，“炉霍”这个地名缘起清光绪二十三年(1897

年)， 建制屯时因打箭炉(今四川省康定县。藏语“དར་རྩེ་མདོ།”，谐音“打箭炉”)至霍尔为入

藏要道，两地名中各取一字故得此称。 

“任何建筑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，建筑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，这种环境

便被称为建筑环境，它存在于各种自然的、人为的环境之中
[1]。”而“崩科”式建筑的出

现也正是跟炉霍所处的建筑环境息息相关。 

二、地震频发的炉霍 

四川境内有多个地震带，其中地震最多、最强的一条地震带便是鲜水河地震带。该地

震带起于甘孜县，经炉霍、道孚、康定等县，到泸定县南部为止，全带由西北向东南延伸，

且都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。地处在鲜水河断裂带的炉霍无疑是个地震多发区，自十八世

纪初鲜水河断裂带开始有地震记载以来到 2016年间，仅在炉霍一县就发生 6-7级地震 17次

以及 7 级以上地震 9 次 ，其中于 1973 年 2 月 6 号发生的为目前震级最大，其震源深度达

17 公里，造成的地面裂缝长达 90 公里。 

1973年那次地震的烈度与 2008年汶川地震相当，炉霍居民住的房子受到了极大的损害，

而坍塌严重的基本上都是由石头建筑的房子(石板房)。很多灾民因被埋在塌陷的石板里，

其生命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威胁。然而，有一种“崩科”式建筑在同样骇人的袭击下竟然

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害，令人不禁好奇其中的原因。 

“崩科”式建筑的稳固主要归功于这种房子的建造原料以及巧妙的构造:“崩科”式建

筑的材料是干木头，干木头的主要作用是保证了房子的牢固；而它的构造采用了十字架的

形式，因此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是死角，这起到了加固房屋的作用。也是在 1973 年的地震

之后，当地就有流传说：只要住上“崩科” 就不用怕地震。 

三、 崩科的发展 

“崩科”也可音译成“崩空”、“崩康”、“奔科”、“棒柯”等。传统“崩科”民

居建筑主要有两种建造方法。第一种方法是直搭式，就是将两根半圆形的木头直接搭接起

来，使得墙体连接成为一个整体。第二种方法是把房子四角的原木搭接在一起，形成灯笼

架的形状，在每个角柱上挖槽后把半圆木的两端嵌入柱槽
[2]。 

在经历多次地震之后，炉霍当地居民逐渐发现“崩科”的好处，纷纷开始构建“崩

科”。特别是之前住在石板房中的人们，对于“崩科”的崇拜越来越浓。在此基础上不断

完善别墅式的实木房屋用栓、铆、欠等栓牢、钉紧，房子几乎不会散架，因为房屋不管在

材料的选择、结构的安排还是构件的设计上，都进一步充分满足了当地人民的抗震需求
[3]。  

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下，当地慢慢地形成了一种烙有炉霍印记的特色建筑——“崩科”

式建筑，结实的“崩科”成为了当地民居的必备。同时因为实木房屋采光和透气性好，可

以完美营造出冬暖夏凉的舒适感，所以当地的“崩科”民居在康北地区十分具有代表性，

加之其 1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，炉霍还被冠以“崩科之都”的美誉。 

四、 崩科的内部装饰以及色彩应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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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存在紧密联系，人们建造建筑物的目的就在于为人们的社会、

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等活动提供理想的场所。起初，建筑的外貌仅仅是由建筑的目的而决定

的。但随着时代发展与生产力的进步，人们对房屋的审美要求也在不断地演变和提高。结

合当地百姓的巧手匠心，炉霍逐渐发展出了康巴地区独特的民居建筑装饰风格。看似简单

的一砖一瓦，一墙一檐都有不小的讲究。 

“崩科”民居(见图 1)的四壁大量使用木材，也便于后期雕刻，其创作图案多涉及宗

教典故，每一幅图案或图画就是一个吉祥物或一则神奇的传说。在装饰的色彩设计上，崩

科建筑沿袭了藏文化华美的色彩特征。其内部居住环境流淌的华丽恢宏艺术美，使“崩科”

式建筑不仅成为炉霍建筑创新者，还成为炉霍文化的荟萃者和代言人。 

 

图 1：炉霍“崩科”式民居实拍(一) 

每个民族大都有着独属于本民族崇尚的颜色，这种民族“主题色”不仅在服饰上有所

体现，在建筑方面的体现也尤为突出。建筑的色彩应用就像是一个印章，彰显了每一个民

族独特的魅力。在西藏建筑中，最常用白色、红色、黑色这三种颜色，三者的应用集中体

现了世界的三层─天上、地上、地下，故这三种颜色是当地百姓分别献给不同的神的。炉

霍建筑也同样如此。 

在“崩科”民居的设计和装潢中，不管是室外还是室内，白红黑三种颜色均被大量应

用，使得整幢房屋精雕细镂，交相辉映。色彩是藏族人民审美观的一个缩影，同时也是他

们热爱生活的一种表达方式。每一抹被添置上去的颜彩，都印证着当地居民对神的虔诚和

对于生活的期冀，而通过“崩科”式建筑，这份热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，在历史长河

的冲刷下不但没有褪色，反而历久弥新。可见 “建筑是‘客体化的人生’、‘空间化的社

会生活’，或者说‘建筑就是凝固为物体的人生’。人生在客观事物体现得最全面、最完

整、最生动具体的莫过于建筑。”
 [4]  

五、人类融入自然的例证 

 甘孜州自然生态条件优越、类型丰富， 拥有众多世界级旅游资源，被世界旅游组织

誉为不可多得的世界级“黄金旅游通道”
[5]。如果有一天有机会到甘孜的话，不能错过的，

不仅仅是美丽动人的卡萨湖、奇特的波日桥和巍峨雪山环抱的道孚牛奶海，还有那错落有

致间散落在每一处的“崩科”式民居。这种特殊建筑的美，不仅是外在观赏性的，更是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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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建筑的美学展示，是炉霍人温馨和安全生活的极致。“崩科”式建筑从某种程度上也是

藏族人民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体现:既然无法逃避地震，那就改善房屋结;无法改变

自然，那就适应自然。藏族人民随遇而安的生活智慧更加增添了这种建筑别具一格的风味

(见图 2 到图 6)。 

 

 

图 2：“崩科”式建筑(二) 

 

图 3：图为炉霍“崩科”式民居实拍(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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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：“崩科”式建筑内部结构(四) 

 

图 5：“崩科”式民居实拍(五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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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6：“崩科”式民居实拍(六) 

    流连于炉霍县与壮丽的高原风景和谐地融为一体的“崩科”式建筑:抚摸横纵相间的原

木，五彩相映的图案以及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尽收眼底......建筑环境学中指出周围环境

的存在对于建筑物具有制约剂和促进剂的双面意义。换言之，建筑要想成为自然的一部分，

前提就是要契合特定的人文和社会环境。建筑融入自然，自然环境就会在潜移默化中成就

建筑。炉霍“崩科”式建筑不仅通过层檐片瓦传递给我们蕴藏的厚重文化，更让我们知晓

一个民族克服地理劣势的同时是如何巧妙地融入自然的，又是如何因地制宜地将其独特的

建筑升华成为艺术的。 

六、结语 

    中国的先哲有言：上乘天时，下接地利，中应人和。强调了天、地和人三者对于事情

成功与否的影响。天和地一般被认为是客观基础和条件约束，而人不同，他(她)是主观因

素，是实践的的主体。炉霍处在鲜水河断裂带上，几百年来遭遇了许多自然灾害的侵袭，

但当地居民在遭受了严重的人财损失后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选择因地制宜在融入自然的同

时构思出适合当地的建筑样式，积极地将民族的特色文化融入对建筑的设计，彰显出当地

人民对生活的热忱与期冀。其实从另一种角度讲，这种对自然的“顺应”反而体现的却是

人类不屈于命运的反叛精神:“世界以痛吻我，我却报之以歌”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类对

于和美好的渴望以及对艺术的追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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